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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具身性与连接：表情包文化“破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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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表情包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物，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充当具有物
质性的中介物的角色，成为破除文本性与物质性二元对立的物质表征。表情

包超越了“技术器具”，连接人与人、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并在“连接”中模

糊了亚文化边界，逐步裂变成更多元的表情包文化形态，与主导文化重组、交

融。表情包演化成为传播转向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兼具传播交流转向意义与

交流符号意义。表情包桥接“文字”和“二次元”，是汉字文化与二次元文化融

合的最佳代表。“破壁”是文化生产、传播的过程，表情包文化“破壁”逻辑可

以为当下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书写；具身性；连接；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５９－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ｎ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作者简介：何志荣，南京邮电大学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与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移动游戏中的青少年数字劳工及社会干预研究”（１９ＢＸＷ１１５）；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青年项目“微时代粉丝文化视域下青少年身份认同及其引导机制研究”（１９ＹＪＣ８６００１３）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共青团中央旗下的虚拟主播（Ｖｔｕｂｅｒ）“江山娇与红旗漫”正式上

线。对于这两位虚拟主播，新浪媒体点评道：这或许是首（两）位以官方组织形式上线的虚

拟偶像，对于略显混乱的Ｖｔｕｂｅｒ饭圈文化，他们的上线或许将成为虚拟偶像届的一股清

流［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江山娇与红旗

漫”的上线，也被认为是官方媒体对于饭圈文化和二次元文化的一次主动靠近和示好。然

而网友并不买账，腾讯网友说，政务媒体应承担应有的职责和“身份”，而不能，也不应该是

玩梗卖萌［２］。百度贴吧网友认为，共青团作为一个官方组织，出虚拟爱豆是不合适的。最

终，“江山娇与红旗漫”上线不到五小时便匆匆下线［３］。



近几年，政务账号的“画风”突变，语气卖萌玩梗，在对青年亚文化中二次元、粉圈、影

视同人等元素的运用中变得越来越“年轻”。回顾亚文化发展历史，政务社交媒体在与亚

文化“对接”过程中，不乏成功案例，表情包就是杰出代表。宁波团市委为自己量身打造的

表情包“团团”，松阳团县委发布的原创表情包，普陀团区委打造的有颜值９０后手绘“普小

陀”，共青团中央官微发布的“党课”表情包……各种个性表情包惹得网友大呼“萌翻”。

不仅共青团新媒体与表情包亲密无间，其他政务媒体也积极“拥抱”表情包。如国务院客

户端在２０１６两会期间发布了一篇《总理去“团组”，留下“表情包”》的文章，该文章图文并茂

的解读使得市民对政务内容颇有好感；深圳南山区委宣传部推出了全国首套政务表情包“２．５

次元萌系南山文明表情”，让“小南君”动画传递文明正能量……表情包在政务微博、微信中起

到了催化人情的作用，收获了关注与认可。文章在对表情包的研究中管窥亚文化如何与主流

文化融合，以此进一步反思文化融合，特别是政务媒体与亚文化的融合。

一、迅速风靡：表情包文化的发展历程

１９８２年，美国教授斯科特·法尔曼基于对电子布告栏的观察，发现纯文本传播缺乏情

感和情绪，常常被误解，而表情符号可以帮助作者表达真正的意图和加深读者的理解。于

是，法尔曼教授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表情符号“：－）”，这象征着表情符号的诞生。人类自

古就有着实现“不在场的精神接触”的幻想，这一幻想的实现随着技术的发明越发迫切，也

伴随着技术对人体的延伸越发复杂。

第一代表情符号诞生之后，表情包迅猛发展，引发了沟通新潮流。最初，法尔曼教授

发明的表情符号被称为“ｅｍｏｔｉｃｏｎ”，这个单词由ｅｍｏｔｉｏｎ（情绪）和ｉｃｏｎ（小图案）两个词组

合而成，即指将情绪通过视觉符号表达出来。之后表情符号发展为ｅｍｏｊｉ表情，最著名的

ｅｍｏｊｉ表情是哭笑脸，入选牛津词典２０１５年年度词汇。进入ｗｅｂ３．０时代之后，网友自制表

情包开始盛行，表情包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认同，引发了网络社交

狂欢。网友纷纷表示，“能用表情包解决的事，绝不打字”，“表情包成为我社交的救命草，

是我的第二张脸，是我最后的倔强”。

表情包文化作为青少年网络交流中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在诞生之初便具有亚文化风

格。从ｗｅｂ１．０时代的符号表情到ｗｅｂ３．０时代的自定义表情，表情包逐渐日常化，并被主

流媒体接纳运用，实现了从亚文化形态向结构性文化形态的转变。哪一种文化形态的生

产与媒介技术如此紧密关联？技术作为内在驱动力如何形塑网络文化生产逻辑？文化又

如何形塑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本文将跳出文化研究的框架，从媒介技术哲学视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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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情包文化的生产，因为在麦克卢汉看来，信息传播中的媒介技术考察比观念内容考

察更有益于帮助人们理解文明的走向和特性。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看到，曾以抵制

和反抗姿态出现的表情包文化在与主导文化重组、交融后，在媒介技术的不断推动下迅猛

发展，成为传播转向中的重要节点。当然，本文不仅仅是研究表情包，而且还透过表情包

现象，探讨在人类传播史中曾经作为亚文化代表的表情包与主流文化的融合路径。

二、桥接文字与二次元文化：表情包与网络“书写”

自古以来，文字作为媒介技术手段，在沟通交流中担负着重要作用。施拉姆曾经诗意

地描写了文字的“诞生”，“沿着历史的小径，登上漫长的斜坡，在语言诞生的几十万年之

后，竖立着另一个里程碑 ：文字。人类在学会把声音和它们所指的对象分离开以后，又学

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也分离开来，从而使它们更易于携带”［４］８。文字可以跨越时

间、空间的障碍，让交流肉身不在场成为可能。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蛮人”会用身边的各种现成物品，如石头、植物或动物“建立

起有结构的组合”，并按照一定的文化法则赋予它们意义，成为一种形式化的“知识对象”。

表情符号成为一种文字形式的书写受事，一种“知识对象”，基于网络跨越时空的特点，形

成“他者缺席而又在场”的网络奇观［５］４３。在这一点上，表情符号与文字是相通的。表情符

号首先是一种“类文字”，同文字一样具有记录和保存信息的功能。从“书写”的角度来看，

以笑脸符号为代表的表情符号并未体现出文化的区隔，从功能上来说，表情符号与文字无

异，与文字一起记录网络发展史。

然而，文字沟通的效果取决于双方的阅读水平，且信息内容有限，缺乏情感、情绪互

动，表情包则弥补了文字抽象、缺失情绪等缺点。表情包中的ｅｍｏｊｉ表情可以适应任何语

法结构，单个的ｅｍｏｊｉ表情可以表达完整的意思，也可以组合一连串的ｅｍｏｊｉ表情传达信

息。随着“喵魂”“小幺鸡”等中国网友原创表情包开始风靡，网友 “自主研发”的自定义表

情包层出不穷。

物质何以成为媒介？德布雷认为，一座实验室或一台转轮印刷机只有在作为“散播的

场地和关键因素”，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进入媒介学领域的时候才能成为媒

介［６］。表情符号拥有文字属性，用来书写、记录和传情达意，它从一种技术工具转变成媒

介，并逐步挤压网络空间中的传统文字。

印刷技术引导我们走向文字书写，与之相对应的，摄影技术呈现的是图像书写，影像技术

呈现的是视像书写。表情符号属于“肉身缺席”的弱人媒关系，依旧未能改变人与媒介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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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疏离感。人类一直笔耕不辍地书写历史，但进入ｗｅｂ２．０时代之后，少数人的书写才得以改

变。ｗｅｂ２．０时代，表情符号得益于“媒介书写技术的降维”，进化成表情包，成为人人都能使

用和创作的热门产品，形成主体之间的界限“内爆”和主客体“二元交织”［７］。

三、具身性嵌入：表情包文化生产“内驱力”

前技术时代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身体充分参与其中。语言文字的发明让身体

得以“不在场”，文字突破身体的障碍，以超越时空为优势得以广泛传播，这也导致了在文

字沟通中对身体视而不见。“文本中心主义”时期，传播常常被认为是文本性的、精神性

的、非物质性的［８］。继承奥古斯丁交流梦想的天使学（ａｎｇｌｏｌｏｇｙ）秉承的是“肉身不重要”原

则［９］９０－１６０，甚至认为身体是沟通交流的障碍［１０］。照片、广播、电视等无穷延伸人类器官，人类

也在延伸中被截肢，带来肉身不在场的痛苦，就像“你永远不知道网络的另外一头是一条狗”。

在我们的眼睛、耳朵、手和脚，甚至是中枢神经逐步被切除之后，被截肢的人仿佛经历了一次

“大手术”。新媒介和技术的延伸和放大，就是对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１１］６７。

对于人类在沟通交流中身体缺席的焦虑，麦克卢汉认为，用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牺牲

了意义和知觉［１２］１２０－１２１。人类交流再次无比渴望“身体在场”［１３］。身体绝不只是一个消极

的被决定者，而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一种会合，是活生生的意义的纽结。梅洛·庞蒂

说，身体是我们看待世界的立足点，知觉与身体紧密关联［１４］９９－１０５。由此，补偿性媒介应运

而生。电影语言是“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语言”，人类将对方看不到的表情用表情包的

形式发送，让对方看到我们的脸，从而准确、快速地感知我们的情绪，表情包通过具身性让

沟通交流有了情感和情绪［１１］６９。在你非常狂躁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咆哮的表情，或者崩

溃流泪的表情。哪怕是中老年表情包“举杯祝贺友谊天长地久”，也能呈现出身体的姿态。

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穿透”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穿透”身体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人

与媒介形成具身关系，技术激发的身体参与重获重要意义。伴随着去媒介化的传播趋势，

面对面的、充满人情味的高信任度的传播开始回归，身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嵌入表情包，

表情包中的身体超越影像时代的身体符号内涵，真正体现了人们的交往意愿。人们的本

能欲望隐藏在互联网狂欢的广场中，戴上了狂欢节的面具，身体的“本我”就可以放肆地呈

现。表情包以戏谑、自嘲、碎片、游戏等方式记录数亿网民的网络生活，帮助他们寻找归属

感和文化认同，分享日常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抵抗和消解主导文化形态［１５］。具身成为表情

包发展的“内驱力”，ｗｅｂ３．０时代的具身呈现，使身体成为沟通交流的桥梁，连接可见与不

可见之物，将异质、陌生、不易理解的事物转化为可感知、可见、可理解的。

２６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身体在表情包中的呈现是人类传播的需求和趋势，技术的发展为表情包的创新创造

了条件。表情包具有身体表意功能及“最小解码”优势，使传播速度更快，文化裂变方式更

加多元。部分表情包放弃抵抗，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样式，还有一部分融

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形成新部落和新族群。因此，表情包桥接历史悠久的文字功能，也通

过技术具身“连接”二次元文化的基因，超越了传统“功能主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技术工具”的

角色，成为“社会形塑力量（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ｕ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从“语言符号

论”转向 “身体主体论”，这是人与技术的共同创造，媒介技术哲学理论中逐步出现了拉图

尔（Ｌａｔｏｕｒ）的“物的行动者”。

四、表情包“连接”：超越文本性与物质性

媒介技术哲学思考的是技术是如何被社会因素形塑的。Ｓ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技术的社会塑形论）认为，社会或文化活动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媒介

技术与人紧密关联，媒介或媒介技术不再是传播功能主义中被置于中立的工具 （ｔｏｏｌ）角

色［１６］，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本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终端之间的成功连接。“好的媒介”在使用时会

隐匿不见，如本雅明所说的“中介的非中介性”，这就是媒介化社会的态势。

拉图尔认为，“技术物”并不是消极、被动和被规定着的，而是一种准客体（ｑｕａｓｉｏｂｊｅｃｔｓ），

也就是自身包含着行动可能性的社会行动者。“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是对媒介

技术本质论的颠覆［１７］。表情包作为物的行动者，不仅是工具的物，而且与媒介技术一起构

成了媒介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情境化要素”将技术的私人使用与个体的公共交往勾连。表情

包是身体、物质与时空结合而成的具体情境，能够完成使用者的叙述和自我呈现，并在与

社会的“连接”中建构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想象。在克莱默尔看来，媒介更是一种装置。

媒介技术加速了主导文化之外的信息扩散，打破了主导文化对传播路径的垄断，另类的文

化样式由媒介技术制造、传播，并被大众体验与实践。

ｗｅｂ１．０时代的技术推动了字符表情和数字表情的诞生。ｗｅｂ２．０时代出现的表情包

打开了表情社交的新世界。在ｗｅｂ３．０的社交狂潮中，表情包将作为情感符号在即将到来

的智能技术时代中被重用，这也将拓展传播学研究的尺度。随着技术与人体的嵌入式传

播的发展，表情包将成为拉图尔的社会“连接物”。

表情包文化在与主导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产生裂变，分化出更多元的表情包亚文化样式。

一部分表情包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聊天必备工具。如明星爱豆们的表情包，借助明星

的知名度而进入公众视野，被公众保存及广泛使用，这样的表情包亚文化逐步与主流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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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渗透、交融，成为一种结构性文化样式。而另一部分表情包则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区隔文

化、建构壁垒，创造新的亚文化样式。例如，“劣质图像”表情包，画质模糊不清，却在年轻人当

中迅速流行。它通过低像素、黑白线条勾勒出模糊、暧昧的“劣质图像”来与主导文化中的精

致高像素的表情包进行区隔，一方面是为了抵抗主流表情包，再次建造壁垒，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更好地迎合群体，获得群体认同。再如，年轻人对于中老年表情包的使用，凸显了他们戏谑

的态度，并进一步固化了表情包文化与中老年亚文化的区隔。社会化媒介参与文化生产，不

仅是传递意义，更是人类需求驱使、人性使然，也是媒介化“连接”的必然。

五、结语

若将语言视作一种表征的媒介，转向语言则成为一种交往的载体［１８］４１。在元技术的

驱动下，传播出现向人际传播回归的倾向，再次体现出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交流特

征，传播学研究尺度变大，带来传播的交流转向。当我们用更大的尺度去研究表情包文

化，其直观、简洁、准入门槛低，甚至简陋等特点，反而使其成为媒介技术传播发展的进化

节点代表，成为契合当下媒介技术和呼应人类需求的最好沟通形式，弥补了“文字”作为一

个不在场的东西的“恶”。人类仍然在模拟、仿真甚至再造身体与世界的交互关系，表情包

作为技术进化的产物，以“身体转向”的姿态促发了媒介世界从“模拟真实”向“世界真实”

的转变。

回到“破壁”问题上，在《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中，特别有生命力的“方言”可以打

破部落间的壁垒，成为网络流行语，甚至打破“次元之壁”，进入主流话语系统［１９］１－３。在这

里，二次元泛指受到ＡＣＧ文化①影响的各种网络文化［２０］，包含表情包和虚拟动漫主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转型，尽管“抵制或抵抗”已经不再是亚文化的核心特征，但是“抗

争”形态依然存在。虚拟主播“江山娇与红旗漫”下线，其实是网友的一种抗争，数字技术

赋权场域，形成了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场域博弈。主流文化与网络亚文化之间的“次

元之壁”横亘了数十年之久，数字文化影响下阶层的区隔问题亦是新出现的问题，因此，

“共生”或许是目前最好的策略。破壁的背后其实是文化“一元性”的危机，文化的多元性

才能带来社会的丰富性。

我们生产文化，同时也被文化生产。表情包文化只是交流转向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呈

现方式。ｗｅｂ３．０时代的表情包在情感沟通、具身性植入、表意直观性等方面表现完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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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文化产品统称。



速风靡。传播从表情包开始，逐步过渡到“后人类（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时代”，回到“类自然传播”

技术阶段，带来传播交流颠覆性的革命。从表情包开始，我们在沟通中添加了一种以身体

为主体的书写方式，被媒介“穿透”的肉身转变成了技术具身的赛博人［２１］７。技术的发展将

促使媒介的传播逐步融入自然客体与人造产品之中，甚至促使人体连接互联网，或人脑连

接互联网。① 跟虚拟主播相比，表情包虽然同样停留在身体的虚拟“在场”，但是从表情包

开始，传播技术经由表意传播阶段逐步走向“媒介真实”阶段，交流符号越过原始技术带给

人们延伸的痛苦，达到前技术时期的终极平衡。而在不同文化的交流方面，诚如格尔兹所

说，文化分析问题既是一个确定独立的问题，也是一个确定相互关联的问题，既是一个确

定鸿沟的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沟通的问题［５］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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